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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兒科職業治療 》   

                             蘇曉紅  

職業治療師 

      「職業治療」的名字好像跟小孩子完全扯不上關係，而且職業治療這行業亦不算是人所皆知的

行業，所以很多時候亦需要花點時間讓小孩、家長及照顧者明白我們的治療目標及服務範疇，以配合

共同的治療路向。「職業治療」源自翻譯英文 Occupational Therapy，而小孩的 Occupations(職業)

就要視乎他/她的角色。一般孩子在成長階段都會擔當不同的角色，如學生、兒女、兄弟姊妹、同學、

朋友等…而上述所提出的每個身份角色都像述說了他們隨之而來的發展性任務，例如學生需要一定的

寫字技巧、專注力、生活管理技巧、情緒及社交技巧等…而職業治療正正就是一種針對短暫或永久性

身體、心理、行為、智力、社交方面之殘障人士，提供以個人或小組的康復治療專業。 

 

      職業治業為兒童提供的服務很廣泛，小至功能性的小肌肉、視覺感知、感覺統合、動作協調

訓練，大至日常生活自理、情緒社交甚至乎家庭管教及輔導。感謝我院楊姑娘的循循善誘、同事間

的互相交流以及資源的配合，讓我們能想出更多具治療價值而且創新有趣的活動！在工作上，看到

孩子能夠有所進步以及享受其中的過程，是我最大的滿足感，盼望這能成為一份推動力，讓我們這

群職業治療師團隊不斷進步。 

 

 

 

 

 

 

           

 

      我有句諺語想跟大家分享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我常以此提醒自己，亦藉此機會互

相勉勵。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著眼于解決病人眼前的障礙，但只有用授人以漁的思維方式，才能為他

們想多一步、想得更遠。作為一位初職的職業治療師，我不敢自誇一定可以幫助到各類型的病人在

學習、娛樂及自理方面都能夠有所改善，但我與自己的專業都抱著同一個信念，就是會盡心盡力透

過切合病者需要以及具治療性質之活動，幫助接受治療人士掌握所需生活技能，協助他們重返家

庭、重回工作崗位、重新投入社群生活，以實現獨立、有意義和豐富的人生。 

三位兒科/兒童精神科職業治療

新力軍的分享 



 

73 

《穿著惡魔外衣的小天使》 

沈素儀    

香港職業治療師 

我是二零一三年五月從職業治療學系畢業的新鮮人。畢業後加入了現職的急症醫院到現在有一年多

了。這一年過得很快，在節奏急速的步伐下不斷摸索，每天都有不同的挑戰和學習。今次的分享正好

是一個機會可以慢下來好好的想想自己的工作，還有當中的感受。 

 

        在九月中，我迎接了我第一次的工作岡位調動（rotation）。我從內科調去了令我又驚又喜

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 

 

        首先說說為什麼是「喜」呢？因為我由讀書的時代起就特別鍾情兒科。小朋友的反應天真直

接，喜歡就是喜歡，討厭就是討厭。只要可以用對了溝通的方法，他們就會跟著指示一步步去做治療。

另外，兒科最常用的治療媒介就是玩具，色彩繽粉，有的會動，有的會播放音樂，為治療的過程中增

添了不少歡樂的氣氛。在大學二年級時，我就是到了職業治療部的兒科展開了我在第一次為期八星期

的長實習。在那次的學習經驗裡，我開始對職業治療重視的「全人關顧」有了實體的印象，不再流於

紙上談兵。也是從那次實習之後，讓我有了興趣繼續在這方面發展。 

 

       但又為什麼「驚」呢？因為「兒科」跟「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是不同的領域啊。兒科的小

朋友，大多數是體能障礙，如發育遲緩、發展性協調障礙等。但後者的小朋友主要是自閉症和過度活

躍症為主，在治療的方向和方式也跟兒科有很大的出入。在最後一次的實習，我也曾經有一半的實習

時間接觸過兒童精神科，那次的經驗不是很成功，也實在讓我對這個領域有了膽怯的感覺。我就是抱

著這種戰戰競競的心情接受了這個挑戰。 

 

        我有大部份的時間是給住院病人做治療的。他們入院的原因各有不同，但總結來說，也是出

現了一些問題，或行為上的，或情緒上的，讓家人難以處理和照顧，需要住院觀察再詳細地擬定治療

計畫。當中，職業治療在功能訓練上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例如社交技巧、專注力、自理能力等。

因此我需要經常出入病房開小組和為個別的病人提供切合他們所需的訓練。 

 

         最初，我是十分緊張的。在還沒有接觸過這類小朋友的時候，我完全沒辦法想像有人可以

因為在遊戲中落後了一分，或是懷疑別人偷看了他手上的牌而大發脾氣。破口大駡、口角、肢體碰撞

可以一經引爆後接連出現，讓人措手不及。另外，也有特別考驗治療師情緒智商的時候，就是遇上有

對立反抗性疾患（Oppositional Disfiant Disorder ）的小朋友，故意不服從治療師的指示，甚至搗

亂讓小組無法進行。可想而知，這些小朋友在醫院外面對的困難會是何等的大。他們很難接受自己的

測驗分數不及他人高、不能輸掉遊戲、因為會留意不到別人的表情和感受而交不到朋友。 

 

         遇上治療過程不順利的情況故然讓人氣餒，感覺很多準備和努力都白費了。但隨著日子，

我看到了部份小朋友開始改變。從很容易發脾氣、不懂表達情緒、自我中心，開始了會接受挫敗，可

以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怒氣，也可以懂得禮讓。當然，他們還是很需要旁人的協助和提點，但是他們也

真的因為治療師和整個治療團隊的合作，漸漸的裝備了自己一些協助他們融入社群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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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他們的進步和成長，讓我感到滿足。當然，在這個領域中還有很多很多我需要學習的

地方，例如：不同的治療理論和實踐、跟家長的協調技巧等。但我相信他們的笑容和一聲聲的「沈姑

娘」會成為我最大的動力，繼續令自己成為一個更好、更能幫助他們的職業治療師。 

 

《 期待已久的兒科 》 

                              陳慧玲   

香港職業治療師 

 

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去選擇實習範疇，但因為有興趣在兒科實習

的同學太多了，所以我一直都未有機會嘗試。幸運地，終於在我工作三年後，我有機會接觸兒科。

我首先接觸的是兒童普通科，大部份小孩子主要是發展遲緩。每次見到家長們都請假陪同子女出席

治療，亦感受到家長們對子女的關心，使我更盡心盡力地去訓練每一位小孩子，更想學習更多有關

兒科的知識。 

現在，我主要的工作範疇是為職業治療部兒童精神科的小孩子提供小組和個別訓練，當中

大部份的小孩子都是被斷診為自閉症譜系或過度活躍症。一天，一位就讀小學二年級的女孩 Anna

和媽媽一同來應診。這次治療的目的是為 Anna 提供書寫及小肌肉評估和訓練。Anna 在評估期間

怒氣衝衝，不斷埋怨而且表現得很不合作；我起初亦不以為然，細問之下才知道原來 Anna 因為要

來做治療，所以不能參加當天學校的課外活動，一星期只有一次的課外活動而且還是她喜愛的非洲

鼓。最後我決定不繼續為 Anna 做評估(因為即使完成評估，評估結果也不能如實反映 Anna 的情

況)，於是我改為和她玩遊戲作訓練，最後我和 Anna、Anna 媽媽商討下決定下次的治療時間儘量

不和她的課外活動時間有衝突，以及預先告知下次治療要完成評估測試。這個時候，Anna 說︰

「下一次我都要見陳姑娘。」我回答說︰「下次再見。」 

小孩子表達的方式是最直接的，他們不懂得加上任何修飾和美化。他們不像成年人能夠專心地

做同一個訓練(例如︰寫字 15 分鐘) 。故此，當他們在治療期間感到沉悶時，就會表現得不合作、

不專心等。所以，職業治療師需要透過不停轉換玩具來為小孩提供訓練。現在我在平日逛街的時

侯，總會不自覺地留意身邊的小孩子正在玩什麼玩具，玩具店的櫥窗又擺放了什麼玩具等等，好像

是回到童年時的情景。 

在我的眼中每一個小孩子都是天使或小魔怪的化身，但他們的行為總是令你回心微笑，捨不得

責怪他們。小孩子的發展迅速，只要為他們提供一個合適的學習環境和機會，一個月前後他們的發

展就已經會進步了不少。每次治療結束後，我都期待下次為他們的治療，亦期望他們每一次的進

步。所以，我很享受身為兒童精神科職業治療師這份工作。 

  

 

 

 

 

 

 

 

 


